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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CVT)作为解释学业情绪产生机制的核心理论框架，自2006年正

式提出以来，已成为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通过对控制和价值两类认知评价的系统

阐释，揭示了外语学习中愉悦、焦虑、无聊等积极与消极情绪的产生路径及其对学习成效的影响。本文

系统梳理了2006~2026年间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从理论基础、核心研究主题、研

究方法创新、现有局限与未来方向五个维度展开综述。研究发现，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已在多种

语言和情境中得到验证；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至数字化学习环境、情绪与成就的双向影响以及跨文

化适应性等议题，但仍存在研究对象覆盖不足、干预研究薄弱等局限。未来研究应加强纵向追踪设计、

深化教学干预实践并关注理论本土化，为外语教学中的情绪管理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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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ol-Value Theory (CVT),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s under-
lying academic emo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ince its formal proposal in 2006. Through a systematic e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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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wo types of cognitive appraisals—control and value—the theory reveal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enjoyment, anxiety, and boredom arise in foreign lan-
guage learning,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on learning outcom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
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based on CVT conducted between 2006 and 2026, or-
ganized along fiv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ore research themes, methodological inno-
vations,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e review finds that the core logic of CVT has been 
validated across multiple languages and learning contexts; recent studies have further extended the 
theory to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achieve-
ment,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though limitations remain, such as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learner populations and relatively weak intervention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longitudinal designs, deepen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and atten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heory, 
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emotion manag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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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外语学习中，情绪是连接认知与行为的重要中介，其对学习动机、课堂投入、语言产出质量以及

长期学习坚持性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1]。早期外语学习情绪研究主要聚焦于外语焦虑等消极情绪，缺

乏能够全面解释情绪产生复杂机制的系统理论框架[2]。Dewaele 和 MacIntyre 将外语愉悦与焦虑喻为成功

语言学习的“左右脚”[3]；江桂英和李成陈系统述评了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研究融合的历程与前景[4]，
MacIntyre 等亦为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设定了研究议程[5]；李成陈对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习

得研究十年脉络的梳理也印证了这一“情绪转向”[1]。在此背景下，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CVT)的引入为情绪研究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6]，Dewaele 和李成陈亦呼吁将该理论系统地引入二语学习

情绪研究[7]。 
Pekrun 的控制–价值理论将学业情绪的产生机制统一纳入“控制”与“价值”的双重认知评价框架

之中，克服了以往情绪研究碎片化的局限[6]。该理论认为，外语学习者的情绪体验并非由外部事件直接

引发，而是源于个体对任务可控性(即控制感)和重要性(即价值感)的判断。这一核心逻辑已在课堂学习、

在线学习等多种情境中得到验证[8] [9]。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学习的普及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基于控制–

价值理论的外语情绪研究呈现出若干新趋势，包括考察在线学习情境中的情绪体验，以及探讨情绪与语

言成就之间的双向影响等。 
本文系统梳理控制–价值理论在外语学习情绪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最新进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本文筛选出 2006~2026 年间的 30 篇代表性文献——涵盖理论奠基

之作、国内核心期刊的实证研究以及数字化学习情境下的前沿成果，旨在为后续研究勾勒清晰的学术图

景，并为外语教学提供实践启示。 

2. 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 

控制–价值理论由德国心理学家 Pekrun 于 2006 年正式创立，其核心目标在于填补学业情绪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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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空白，建立“前因–情绪–结果”的完整逻辑链条[6]。其核心假设认为，学业情绪源于个体对学习

任务的双重认知评价——控制感与价值感，二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会激活不同的情绪体验[6]。这一假设克

服了传统动机理论忽视情绪中介作用的局限，将认知评价与情绪体验紧密结合起来，为教育领域的情绪

研究提供了可检验的分析框架[10]。 
按照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控制感与价值感是情绪产生的近端前因，外部环境(如教学方法、

任务难度)和个体特质(如性格、学习风格)则通过影响这两类认知评价间接作用于情绪[6]。此外，该理论

还强调双向影响机制：情绪不仅会影响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还会通过反馈调节后续的控制感与价值感

评价[6] [10]。 
控制–价值理论的完整逻辑链可概括为：外部环境/个体特质→控制评价 + 价值评价→学业情绪→

学习结果→反馈调节控制/价值[6]。在外语学习情境中，控制感与价值感的不同组合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

应：高控制感 + 高价值感会诱发愉悦、自豪等积极情绪；低控制感 + 高价值感往往导致焦虑、无助等

消极情绪；低价值感(无论控制水平如何)则引发无聊、疏离等消极情绪[8] [11]。 
这些情绪通过影响认知资源分配、学习策略选择和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影响语言水平、开口意愿、

学习坚持性等学习结果[1]。例如，董连棋和刘梅华[12]的研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外语愉悦对

外语成绩的正向效应路径；董连棋[13]基于元分析的论证亦证实，外语焦虑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张凯等[14]的研究则表明，动机与交际意愿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英语合作学习投入，而英语使用

焦虑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Dewaele 和 MacIntyre [3]更将愉悦与焦虑喻为成功语言学习缺一不可的“左右

脚”，凸显了兼顾积极与消极情绪的重要性。 

3. 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核心主题 

3.1. 控制、价值与外语情绪关系研究 

控制与价值作为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前因变量，是与外语情绪关系研究最为密集的主题。大量实

证研究表明，学习者的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能够共同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的焦虑、愉悦等情绪体验[8]，且

这种预测效应在不同语言和教育阶段中表现出稳定性。就外部前因而言，姜艳[15]基于焦点式写作的调查

发现，教师课堂活动组织、教师个性特征、教师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与教师支持等五类教师因素是中国

大学生外语愉悦的重要来源，提示外部环境可通过控制与价值评价间接塑造情绪体验。 
在控制与情绪的关系方面，董连棋[8]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调查验证了控制–价值评价对课堂焦虑与

愉悦的显著预测作用；Shao 等[16]对中国外语学习者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控制–价值评价与成就情绪之

间的潜在交互关系；夏洋和陈雪梅[11]基于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的研究发现，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在课堂给

养感知和无聊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印证了控制评价对外语情绪的影响。 
在价值感与情绪的关系方面，董连棋[8]发现，内在与外在价值评价共同预测外语愉悦，而消极(成本)

价值评价则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焦虑；Li 等[17]对中国 11 所高校 2002 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控制评价、

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评价共同预测愉悦、焦虑与无聊情绪，其中内在价值对愉悦和无聊的预测作用最强；

董连棋和刘梅华[12]的研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外语愉悦对外语成绩的作用路径。这些证据共

同表明，价值评价是外语情绪不可或缺的近端前因。 

3.2. 数字化学习情境中的情绪研究 

随着在线教学与移动学习的普及，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线上课堂、应用软件辅助学习等数字化情境

中的情绪体验，拓展了控制–价值理论的应用场景。 
Li 等[18]考察了中国 EFL 学习者课外应用软件辅助词汇学习过程中的任务控制–价值评价、情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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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行为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控制评价并不直接影响行为投入，而是通过提升任务愉悦对其产生间接

正向作用，内在任务价值则直接并间接正向预测行为投入，将控制–价值理论的应用从课堂拓展至移动

辅助学习情境，为理解数字化情境中的情绪产生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 
在数字化情境的情绪测量与验证方面，Shao 等[19]编制并验证了“二语学习成就情绪量表(AEQ-SLL)”，

使控制–价值理论框架下多种学业情绪的同步测量成为可能。国内研究同样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李成陈

和 Dewaele [9]发现线上外语课堂的无聊水平显著高于面授课堂，情绪智力与网课收获感能够共同负向预

测无聊情绪，证实了控制–价值理论在网络外语教学情境中的适用性；李成陈和韩晔[20]的研究则表明，

网课学习者的焦虑与无聊水平显著高于实体课堂，愉悦对网课学习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3. 情绪的双向影响与中介机制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控制/价值→情绪→学习结果”的单向路径。近年来，前沿研究开始探讨情绪与

学习结果之间的双向影响，以及中介和调节变量的作用，研究模型日趋多元。 
在情绪与学习成效的关系方面，李成陈和韩晔[20]发现，愉悦正向预测网课学习成效，无聊与焦虑则

起负向预测作用，提示不同情绪对学习成效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成就反过来强化控制感与价值感的反

馈回路假设亦在理论上得到系统阐释[6]，并有待更多纵向证据的支持[21]。 
在中介与调节机制方面，个体差异变量的作用得到验证：李成陈[22]基于 1307 名高中生的调查发现，

愉悦、焦虑与倦怠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韦晓保等[23]的本土研究同样发现，控制

评价经由二语坚毅与学业情绪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二语学业成绩，价值评价则直接预测二语学业成绩。

这些研究表明，控制–价值评价往往并非直接作用于学习结果，而是通过学业情绪等中介变量发挥间接

影响，中介与调节机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3.4. 跨情境适用性与本土化研究 

控制–价值理论的实证基础最初建立于欧洲与北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之中，其核心机制能否在

不同语言教育情境中稳定成立，是近年来该领域的重要议题[6] [7]。已有研究总体上支持理论核心逻辑的

跨情境一致性，但控制感与价值感的来源结构、情绪的诱发情境以及情绪的表达与调节方式存在系统差

异[11] [24]。这种差异不宜被简化为抽象的文化类型划分，而应还原为可测量的情境变量，否则相关讨论

既难以证伪，也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建议。 
就本土实证证据而言，夏洋和陈雪梅[11]基于内容语言融合(CLI)课堂的研究发现，课堂给养感知通

过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无聊情绪，表明低价值评价是本土课堂中无聊情绪的关键近

端前因；李成陈[1]立足我国外语教育情境，呼吁构建“外语学业成就–幸福感”并重的积极语言教育理

念；李成陈[22]以 1307 名高中生为被试发现，愉悦、焦虑与倦怠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起多重中介

作用，其中倦怠路径提示高利害评价情境下的情绪耗竭尤其值得关注；韦晓保等[23]进一步发现，控制评

价经由二语坚毅与学业情绪的链式中介影响二语学业成绩，而价值评价则直接预测成绩。上述结果共同

说明，控制感与价值感在本土样本中的作用路径并不完全对称：价值评价更接近成绩的直接前因，控制

评价则更多通过坚持性与情绪状态间接传导。 
其中最具本土特异性的情境因素是考试评价制度。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等高利害考试同时产生方

向相反的两类影响：一方面，它把外语学习与升学、就业等长期目标紧密绑定，显著抬高了任务的外在

价值与达成价值；另一方面，考试结果的不可控性、评价标准的模糊性与反馈的延迟性又会削弱学习者

对学习进程的控制感。据此可以推演，“高价值–低控制”的评价组合在高利害考试情境中被系统性放

大，而这一组合正是控制–价值理论所预测的焦虑情绪的典型前因[6] [8]。已有的本土证据与这一推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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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致：董连棋[8]发现消极价值评价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焦虑；Li 等[17]对 11 所高校 2002 名大学生的调

查显示，控制评价、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评价共同预测愉悦、焦虑与无聊，且内在价值对愉悦与无聊的

预测作用最强——这意味着当学习价值被考试目标大量占据、内在价值受到挤压时，学习者更可能体验

无聊而非愉悦。 
除考试制度外，若干可直接测量的情境变量同样承载着控制感与价值感的来源差异：教师的反馈方

式与自主支持程度、课堂任务的真实性与挑战度、家庭与社会对语言学习的期望强度等。形成性反馈与

真实交际任务分别作用于控制评价与内在价值评价，而外部期望则更可能抬升外在价值评价的比重[10] 
[15] [23]。将这类变量纳入中介与调节模型，既能解释同一理论在不同情境中效应强度的差异，也为教学

干预提供了明确的着力点。 

4. 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4.1. 测量工具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控制–价值理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外语情绪测量工具的标准化。早期研究多采用一般性量表(如
AEQ)，近年则发展出针对二语学习的专用量表。Shao 等[19]将成就情绪量表(AEQ)拓展至二语学习情境，

编制并验证了二语版量表(AEQ-SLL)，为多情绪测量提供了标准化工具，也为控制–价值理论的实证检

验提供了操作化支撑。 
在本土化方面，国内研究者对国际量表进行了检验与应用，以适应中国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例如，

李成陈[22]基于 1307 名中国高中生的调查，应用中文版外语愉悦、焦虑与倦怠量表考察了中国高中生的

情绪体验及其与情绪智力、英语成绩的关系，揭示了三种情绪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的多重中介作

用。这些标准化工具的开发与应用保证了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 

4.2. 研究设计的多样化 

早期研究以横断面设计为主，近年来多样化研究设计逐渐兴起。李成陈和陆筱俊[24]的范围综述系统

梳理了外语无聊情绪研究的方法与发现，为该领域引入多样化研究设计提供了依据；韩晔和许悦婷[25]则
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开展个案研究，结合控制–价值理论揭示了大学生二语写作情绪体验的动态性、

个体差异及其情绪调节策略，将质性方法引入该领域，丰富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 
此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也成为趋势。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度融合，促使研究者综

合运用心理学量表与教育测量方法考察学习者情绪[1]；李成陈等[26]亦对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进行了

系统回顾，梳理了该领域的发展阶段、主要理论与研究内容，并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为未来研究指明

了方向。量化与质性方法的结合为刻画情绪的动态性开辟了新路径，为外语学习情绪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 现有研究的局限 

5.1. 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不足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学生和英语学习者，对中小学生、成人学习者的关注不足，难以反映不同年

龄段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情绪特点。李成陈和陆筱俊[24]对无聊情绪研究的范围综述显示，绝大多数研究

的被试来自高等教育阶段，且以英语学习者为主。中小学生在认知发展和学习动机方面与大学生存在差

异，其控制感和价值感的形成机制可能不同，但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 
在语种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以英语为学习对象，仅个别研究关注德语、汉语等非英语语种[24]，制约

了对语言难度和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情绪产生机制的探讨。语言难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情

绪体验，现有研究的语种单一性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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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干预研究薄弱与长期验证缺失 

当前研究仍以理论验证和现状调查为主，干预研究相对薄弱。不过，已有若干初步的干预尝试可供

借鉴。归因再训练(attributional retraining)通过引导学习者将不理想的成绩归因于可控的努力与策略而非

稳定的能力，提高其控制评价，该类干预已被证明能够改善后续学业表现与坚持性[27]；效用价值干预要

求学习者撰写所学内容与自身生活、职业目标的关联，以提升内在与实用价值评价，在科学课程中显著

提高了低期望学生的兴趣与成绩[28]；情绪重评干预引导学习者把考试紧张伴随的生理唤醒重新解释为

有助于表现的资源，在控制评价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条件下降低焦虑的行为代价[29]；表达性写作干预让学

习者在考试前书写对考试的担忧，减少占用工作记忆的负性思维，从而提升考试成绩[30]。在外语情境中，

韩晔和许悦婷[25]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归纳了大学生二语写作中的情绪调节策略，为干预设计提供了

可用的策略清单。 
然而，上述干预大多在一般学业情境(尤其是数学与科学领域)中开发，尚未系统迁移至外语学习情境；

其效果评估也多依赖单次、短周期的后测，且很少直接测量中介变量是否被真正改变，因而难以判断效

果究竟来自控制评价、价值评价的变化，还是来自任务新奇性、教师关注等无关因素。相关综述也指出，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描述情绪体验及其成因，对情绪调节策略及其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薄弱[24]。 

5.3. 数字化学习情境研究不充分 

尽管数字化学习情境的研究有所增加，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过度聚焦于应用软件辅助的词汇

学习，对在线口语交互、多模态输入学习等其他情境关注不足；其二，对界面设计、交互功能等技术因

素如何影响控制感和价值感的探讨不够深入；其三，缺乏对不同数字工具(如短视频、AI 辅导软件)情绪

效果的比较研究。 
随着数字学习的快速发展，学习者在多样化数字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日趋复杂。现有研究的不足使我

们难以全面理解数字环境下外语学习情绪的特点与规律，也难以为数字化外语教学提供有效指导。 

5.4. 情境适用性与本土化研究有待深化 

现有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组间比较设计，对具体情境变量如何影响控制感与价值感缺乏机制层面的分

析，也较少检验这些变量的调节效应[24]。事实上，考试的利害程度、评价反馈的即时性与清晰度、教师

的自主支持程度、课堂任务与真实交际需求的关联度等，都是可直接测量的情境特征，但目前鲜有研究

将其与控制评价、价值评价及情绪建立路径关系。此外，控制–价值理论核心概念(如价值)在不同语言教

育情境中的内涵构成差异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理论本土化进程缓慢[1]。 
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核心逻辑是否成立”的验证层面，较少回答“哪些机制在

何种条件下强度不同”这一更具理论价值的问题。高利害考试对价值感的抬升与对控制感的压制、家庭

与社会期望对外在价值评价的强化，以及课堂自主支持对控制评价的支撑，都可能构成情境调节的关键

机制，但其作用位置(作用于评价形成、情绪诱发还是结果传导)仍缺乏系统检验[23] [24]。因此，理论的

情境化修正不应止步于确认普适性，而应识别出可测量的情境调节变量，并检验其在“控制–价值–情

绪”链路上的作用环节。 

6. 未来研究方向与教学启示 

6.1. 未来研究方向 

拓展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未来研究应关注中小学生、成人学习者等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比较不同

群体的情绪特点及影响因素；同时加强非英语语种研究，开展多语种比较研究，分析语言难度和文化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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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在控制–价值理论逻辑链中的调节作用[7]。 
加强纵向追踪与干预研究：其一，采用长周期纵向设计(如 1~2 个学年)，并借鉴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等

统计方法，检验控制、价值、情绪与学习结果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以回应反馈回路假设长期缺乏纵向

证据的问题[21]。其二，干预设计应由“面向结果”转向“面向评价”，即把干预目标直接锚定在控制评

价与价值评价这两个近端前因上，并在干预过程中同步测量评价变量的变化，以确认中介路径是否真正

被激活[6]。 
基于上述思路，可以设计三类具有理论针对性的干预：一是控制感提升干预，将任务分解与策略训

练、形成性反馈、自我监控记录相结合，提高学习者对学习进程的可控性判断；二是价值感强化干预，

通过效用价值写作、真实交际任务与阶段性成就标记，分别作用于实用价值、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三

是情绪重评与调节策略训练，针对考试、公开发言等控制感短期难以改变的高利害情境，降低焦虑的行

为代价[25] [28] [29]。 
深化数字化学习情境研究：将研究场景拓展至在线口语交互、AI 辅助写作等新兴数字情境；深入分

析技术特性(如交互性、个性化反馈)如何影响控制感和价值感，为优化数字学习工具提供依据[9] [18] [20]。 
推进情境化与本土化研究：研究重心应从“理论是否适用”转向“哪些情境变量在何种条件下调节

理论路径”。具体而言，可围绕高利害考试制度、评价与反馈方式、家庭与社会期望、师生关系与课堂自

主支持程度等可直接测量的本土情境变量，检验其在“控制–价值–情绪”链路上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跨情境比较研究应以情境变量的差异而非笼统的文化类型作为解释框架，从而推动控制–价值理论的情

境化修正[6] [12]。同时，应重视测量工具的跨情境等值性检验与核心构念的本土化界定，为比较研究的

结论提供方法学保障[19] [26]。 

6.2. 对外语教学的教学启示 

精准提升学习者控制感：教师应设计分层任务，根据学习者语言水平布置难度适宜的作业，避免任

务过难或过易引发挫败或无聊[7]；提供及时、具体的形成性反馈，肯定学习者的进步，强化“努力就会

进步”的归因信念，帮助其建立稳定的控制感[7]。 
多维强化学习价值感：从实用价值、内在价值和成就价值三个维度强化外语学习的意义——通过案

例分析展现外语在就业和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实用价值)；融入目标语言文化、影视作品等趣味内容(内
在价值)；设置阶段性小目标并及时庆祝其达成(成就价值) [11]。 

差异化调节情绪体验：针对不同情绪类型的学习者采取差异化策略——对焦虑型学习者(低控制 + 
高价值)，重点提升控制感(如提供额外辅导、降低表达压力)；对无聊型学习者(低价值)，重点强化价值感

与任务趣味性；对愉悦不足的学习者，通过小组合作、游戏化教学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1]。 
优化数字化教学实践：在使用应用软件、在线课堂等数字工具时，选择界面简洁、交互流畅的平台，

以减少技术障碍对控制感的负面影响；发挥数字工具的个性化优势，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与反馈，增

强学习者的控制感和价值感[9] [18] [20]。 

7. 结语 

自 2006 年提出以来，控制–价值理论已成为外语学习情绪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其“控制–价值→

情绪→学习结果”的核心逻辑在多种语言和情境中得到充分验证[7] [9]。二十年来，基于控制–价值理论

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在主题、方法和视角上不断拓展——从单一情绪研究到整合的多情绪研究，从横断

面设计到纵向与混合方法研究，从传统课堂情境到数字化学习环境[22] [24]。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二语习

得的情绪研究体系，也为外语教学中的情绪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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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研究仍面临研究对象有限、干预研究薄弱、跨文化适应性不足等局限。未来研究应加强

纵向追踪与干预实践，拓展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深化数字情境与跨文化适应研究，推动理论本土化。

对外语教师而言，理解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有助于从提升控制感、强化价值感、调节情绪体验

三个维度优化教学实践，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外语课堂，促进学习者的情绪健康与长效学习。 
由于笔者研究视野和文献覆盖有限，本文在分析深度与广度上尚存不足——例如对部分前沿研究的

深入分析不够，对非通用语种的关注有限。未来研究可采用更多跨学科视角(如神经语言学、教育技术学)
开展更全面的范围综述。也期待后续研究者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推动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

情绪研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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